
54 55

推开一扇新的门
1984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一幢偏僻的旧楼里，范云六迫不及待地推开

了一扇门。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零落地摆放着一些办公桌椅

和柜子。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能看见尘土在空气里飞扬，这间办公室已经有

段时日没人用了。不过，范云六却按捺不住兴奋，因为推开办公室那扇旧门的

同时，她也推开了中国农业科学研究一扇全新的门——将基因工程技术应用

于改良农作物的研究。

那年，范云六54岁，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的微生物学家。她的学术生涯一

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她考上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得以师从著名微生物学家

陈华癸教授；解放后，她被选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获得生物学副博士

学位（相当于中国的博士学位）；改革开放后，1980年,她又得到美国有关大学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资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西

北大学进修分子生物学（生物学在分子层面的研究）。在那里，范云六切身感受

到前沿科技带来的冲击，以及先进的科研体制带来的高效率。所以，1982年回

国后，她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生物遗传信息的载体是DNA（脱氧核糖核酸），基

因则是DNA分子上携有遗传信息、控制某个性状的一个片段，是具有功能性

的基本遗传单位。这两点重大发现，为分子生物学拉开了序幕。随后，基因工

程中的一些关键性实验，均与范云六多年研究的微生物学领域有关，不少后来

的分子生物学家，最初也都是微生物学家。

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已经发现被称为“分子剪刀”的内切酶，能够

把特定基因从DNA长链上准确地剪切下来；又发现了一种相当于“分子针线”

的连接酶，能够把两个DNA碎片重新“缝合”起来。于是，理论上，人类可以按

照自己的愿望，将一种生物中的某个遗传基因连接到另一种生物的DNA链上

去，实现DNA重组，使另一种生物创造出新性状。这就是“基因工程”。这给人

类利用一种生物的基因改良另一种生物提供了工具。

在美国访学期间，范云六接触到当时国际最前沿的基因工程科学与技

术。回国后，她决定将原先研究的细菌质粒工作延伸至基因工程科学与技术，

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但是，基因工程可广泛应用于医学、海洋、农业等

多个与生命相关的领域，自己究竟该选择哪一条路呢？

在深思熟虑整整一年后，最终，在老师陈华癸教授的支持下，范云六下定

决心，将基因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作物的研究。“我在武汉大学读的农业化学, 

对农业有感情, 农业对中国如此重要，在当时，中国还没有人把基因工程与农

业联系到一起，这是我选择的第一原因。同时，也考虑在医学和轻工业等方面

基因工程已经受到重视，所以，我决定投身农业。虽然我当时对农业生产还是

比较陌生，并且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但是，我喜欢挑战，越难的事，越想把它

做好。”范云六说。

1984年，范云六离开她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来到

位于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起中国农业领域第一个分子

生物实验室。

为基因工程正名
范云六回忆起当年在农科院“创业”的情形，说那是一段“苦干的快乐岁

月”。在农科院的大院里，范云六实验室里的灯，每天总是亮得最早，熄得最

范云六：
旧基因搭出新世界

本刊记者  李舒亚

30年前，基因工程对于中国的农业科学家尚属陌生领域。今天，“黄金大
米”却成了老百姓挂在嘴上的热门词汇。30年间，在中国，转基因技术从科学
的角落走到舆论的中心，历经隔阂带来的轻视，也面对不解带来的畏惧。

但这一切喧嚣都不曾影响过范云六。这位中国农业基因工程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在自己的实验室中，专注地用存在了千百万年的旧事物——基因，在原
有生物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又一个新的优良性状（生物体所有特征的总和）。

晚。全实验室的人都干劲十足。

“只有专注，耐得住寂寞,爱科研就如同爱热恋的情人那样,才能成功。”

范云六对实验室的学生们说。

实验室初建，跟着她一起研究的只有从中科院带过来的两名助手。经费

捉襟见肘，研究设备又只有国外才有，于是，范云六经常借助出国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的机会，自己采购器材携带回国，建立实验室。

在20世纪8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研究对中国农业来说还是一片空白，对

中国的农业科学家群体而言，“基因工程”还属于新鲜事物。范云六的研究算农

业科学吗，她的方法是不是真能奏效？在农科院的研究人员中，持怀疑态度的

人占多数。“隔行如隔山，他们的怀疑也很可以理解。后来他们中不少人都和我

成了好朋友。”范云六微笑着回忆道。

1976年9月，范云六（右一）访问英国著名的洛桑实验站。这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研究站，被称为“现代农业科学发源地”。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实验室里，中国工程院院士
范云六正在作研究。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旧基因，在
她的手里，成为给农作物“升级”的“补丁”。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1959年，范云六在苏联列宁格勒
大学留学时做豆科根瘤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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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一件三流的服装。当然，做得好也很重要，但是，后期努力很难弥补初期

设计的不足。”她对每一个学生都说过这番话。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旧基因，在分子生物学家的手里，可以

变成给农作物“升级”的“补丁”。但是，选择什么作为切入点呢？经过反复斟

酌，范云六将世界性难题“抗虫棉”列为要攻克的第一个“高地”。但是，选择什

么作为切入点呢？选择它的理由之一，她比较有把握，抗虫棉技术的核心Bt基

因来自她最熟悉的细菌。理由之二，中国是棉花生产大国，而棉花又是遭受病

虫害最严重的农作物之一。

20世纪90年代，棉铃虫在中国猖獗，每年造成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乃至上

百亿元人民币。棉铃虫容易产生抗药性，棉农不得不使用高浓度杀虫剂，每年施

用次数从1次加到20 余次，最后甚至把虫子放在农药原液中，它照样怡然自得。

那时，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至今占有全球转基因种籽市场

70%以上）已首先在世界上培育出能有效抗杀棉铃虫的转基因抗虫棉。1997年

进入中国后，他们很快垄断了国内抗虫棉市场。在中国遭受棉铃虫灾害最严重

时，孟山都提出，愿以9000万美元的价格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转让给中国。

商谈这笔“生意”时，范云六作为国内农业基因工程专家被请到了现场。

她严肃地说：“一旦接受转让，将永远受制于人。只有自主研发，才能保障中国

的棉花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最终，中国决心走自主研发的道路。

其实，早在这次磋商之前的1992年底，利用简陋的设备, 范云六带领的团

队已经攻克抗虫棉核心技术，人工合成了Bt基因，这种基因来自苏云金芽孢杆

菌，代谢过程中能产生杀虫蛋白，对多种害虫具有毒杀作用。将Bt基因转植到棉

花植株的细胞中，可使棉株体内也能合成Bt杀虫蛋白。经过范云六及其团队的

不懈努力，终于培育出转Bt基因棉花植株，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不必喷洒农药却

能杀虫的国产“抗虫棉植株”。在此基础上,得到国家“863计划”支持，她的学生

继续攻关,与棉花育种单位合作,培育出抗虫棉新品种。至2008年，国产转基因

抗虫棉已占据中国市场的93%，累计直接为棉农带来收益490亿元，使棉农的劳

动强度、防虫成本和中毒事件明显下降，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以抗虫和抗除草剂为主要特征的品种被称为第

一代产品，而以改善品质为主要特征的品种被称为第二代产品。在解决了转基

因抗虫棉技术后，范云六又将目光转移到二代产品上，带领团队研发转植酸酶

基因玉米，解决了动物无法直接吸收玉米中磷元素和粪便中排出大量磷造成

环境污染的问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为实现产业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

这种玉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二代转基因玉米品种。2009年，该品种获得中国

农业部正式颁发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生产许可证书，为实现产业化奠定了安全

生产的保证。

绕不过的转基因
转基因作物安全吗？在转基因技术发展迅速的同时，争论声也从未间

断，并逐渐从科学家之间的学术探讨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持续质疑。由于不了

解，不少人将转基因与不健康划上了等号。这让包括范云六在内的许多潜心研

究基因工程的科学家既无奈又着急。

“迄今，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例

如抗虫棉中的Bt基因，它可以杀虫，却对人体没有不良影响。抗虫转基因作物，

绝不等于有毒作物，这是人们的误解。转基因育种只是传统杂交育种技术的延

伸发展和新突破，它们都是对基因进行转移和重组，不同的只是，传统育种技

术一般是在同一物种内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则实现了不同物种间的

基因转移，并且更为精准、快速、可控。”范云六认为，在目前转基因几乎被“妖

魔化”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加强科学普及，使人们真正理解转基因。

她介绍说，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11年美国种植的的玉米和大豆分别

有88％和94％是转基因品种，其中超过半数在美国国内消费。在美国市场中，

包括婴儿食品在内，转基因食品现己超过3000种，有两亿人食用，可称为“空

前大规模的人体试验”，迄今并未发现一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事故。

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流行的把导师称作“老板”的叫法，她说：”这个不要盲目

地学美国了, 在中国，学生如果把导师看作‘老板’,只能表明这是一位不成功

的老师啊！我和我的学生们就是单纯的师生关系，我发自内心地爱他们，他们

也真诚地爱护我。”

她说：“植酸酶玉米成功后，要想赚钱，我有很多机会，但我不愿意。我一

心想的是如何从战略高度审视和积极培育农业生物技术与种籽产业（企业）的

结合，使植酸酶玉米的国际领先技术优势尽快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高农

作物种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为国家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友

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范云六很少有烦恼。以研究国际领先的科技为目标，困难自然少不了，但

她总说要善于学习, 同时也要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决定做一件事，方向对头，

就尽全力去做好。

2008年，老伴因病去世，在美国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儿女请她到那儿

安享晚年，但她不肯。在抗战时期，年幼的她曾和家人四处逃难。她曾亲眼看

到日本人杀死不少同胞，又亲眼见到姑姑被逼跳河，连她自己躲在山洞里,也

差一点被日本兵用烟熏死。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国家的强大对于她有着不同寻

常的意义。她对两个孩子说：“我的身体还不错，还能再为国家做点事，还是你

们回来一个吧。”

最终，女儿罗欢和女婿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带着6岁的外孙回到了国内。

罗欢说, 她小时候，母亲的科研工作就很忙，但母亲在忙工作前，一定会

先把她们安排照顾好。那时，一周只休星期天一天，母亲常带她和哥哥去颐和

园和紫竹院去玩。“我好喜欢星期天和我的妈妈。”她说。她从未见过母亲和父

亲红过脸，母亲也从不曾训斥她们，只是通过“身教”和讲故事让她知道，什么

样的人会让大家都感到跟她在一起很舒服，什么事是对，什么事是错。“她是一

个富有人格魅力的母亲，我们发自内心地爱她、尊敬她。所以，我愿意为了照

顾她而放弃一些东西，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我现在有热爱的工作，爱我的学生们，还能尽享天伦之乐。我特别幸

福。”范云六说。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范云六提供）

“美国人是非常惜命的，可他们不但吃，而且吃得不少。并不像有传言说

的那样，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只卖给穷国。事实上，转基因产品均要经过比传统

作物更为严格的安全评审。迄今，包括2012年法国小白鼠食用转基因玉米得

癌等事例，都发端于实验缺乏严谨的科学设计，结论均被学术界权威人士和机

构一一推翻。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争议已经、也避免不了超出科技的范畴。”

她呼吁说，“转基因是一百五十年来生物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转基

因技术的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其趋势不可逆转。不研究转基因，相当于当

年不研究原子弹。中国应吸取大豆生产目前已受制于人的深刻教训，否则一旦

贻误发展良机，致使未来粮食生产全部受制于人，后果难以想象！”

“圣人导师”
范云六当初创建的分子生物实验室，如今已发展成为生物技术研究所，

并从当年的旧楼搬进了农科院新的“重大科学工程楼”。实验室数量从一个扩

展到六个，其中四个研究植物，两个研究微生物。

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她亲笔写就的书法，上书三行十二个字：“敬业

执着、严谨探索、继承开拓”。这是她多年从事科学研究总结的“座右铭”。其

中，敬业和执着，是她认为最重要的品质。问她：“聪明重要吗？”她答：“也重

要，也不那么重要。我一点儿也不聪明。”但是据学生们说，83岁的范云六记忆

力依然惊人，只要见过一面的人，多年后再相遇依然能准确叫出对方的名字。

2000年后，电脑普及，70多岁的范云六像小学生一样认真请教学生如何

使用电脑。如今，她能熟练使用PowerPoint软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

告。她的学生们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她转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大多是她刚看到的

有价值的国内外学术论文。只是现代汉语拼音与她当年学的拼音截然不同，所

以，她不会输入汉字，在网络上与学生和同行们的交流一律使用英文。

她的很多学生，如今已是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优秀学者。

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首先在分子生物学的书本上知道了范云六的名字，后慕

名来此求学。农科院青年骨干陈茹梅和王磊，是两位跟随她学习和研究多年的

“左膀右臂”。近年来包括转基因玉米在内的多项研究均是在他们的配合下完

成。他们说，她几乎就是一位“圣人导师”。“名”和“利”两个字，从来不在她考

虑的范围内。

20世 纪70年 代，范 云

六一家三代五口人（包括夫

妻俩、一儿一女和母亲）多

年住在仅有13平方米的房子

里，一个人洗澡，全家人都得

出去。家里能写字的只有一

张饭桌和一个缝纫机。每晚

吃完饭，先让儿子和女儿写

作业，孩子们睡觉后，才轮到

她和先生趴在上面作研究。

但她从来没觉得苦。

学生们都叫她“范先生”，

她喜欢这个称呼。对于现在许

为分子生物实验室打响头炮，给范云六和“基因工程”正名的是一种给小

猪治疗腹泻的疫苗。

在猪圈里，存在着不计其数的肠毒素大肠杆菌，易导致抗病能力差的新生仔

猪腹泻，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但以传统生物技术尚无切实有效的措施可以控制。

范云六研究微生物多年，熟读国内外各种学术论文，她知道，K88、K99

两种纤毛抗原基因，可以阻止肠毒素大肠杆菌在小肠定居，从而达到预防腹泻

的效果。于是，她带领团队将这两种基因建构重组，研制成基因工程菌苗，在

实验室，工作完成后，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合作，向妊娠母猪

注射，通过初乳提供给哺乳仔猪。菌苗从研发到批量生产，只用了一年时间，

1986年至1989年在全国多省市推广，使新生仔猪腹泻发病率减少85.4％，死亡

率下降约90％，累计创经济效益800多万元。 

这次小试牛刀，在范云六看来，就像“1+1=2”那么简单，不过是将两个

已知的“1”加出想要的“2”，方法和条件均已知，几乎是零风险。但是，这次

成功却使农科院的同行们对基因工程的认识彻底改观，他们纷纷到范云六的

实验室参观，对她说，“原来，你真的在搞农业研究”，“原来，基因工程真的有

用”……

1986年，适逢国家启动“863计划”，旨在重点推进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安

全的重要高科技领域。在这种形势下，范云六的农业基因工程终于得到国家有

关部门100万元资金的资助，解决了实验室经费不足的难题。

从植物1.0到植物2.0
范云六向来相信，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做一件衣服，一流的设计、三

流的做工，大概能做出一件二流产品。但三流的设计、一流的做工，仍然只能

2006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右
二）来到范云六的实验室参观交流，并在她的办公室里合影留念。

2004年，范云六与全国人大代表、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在田间交流。为了能培育
出优良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她经常主动向从事传统农业研究的专家请教。 

范云六与学生们讨论问题。
他们都称她为“范先生”，他
们说，她几乎就是一位“圣人
导师”。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